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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凉州通史》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凉州文化工程项目。该书旨在探究

两千年来凉州的历史地位，梳理凉州的历史脉络。本版约请《凉州通史》部分分册作者，深度解读凉州

历史变迁和凉州文化内涵，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让读者能够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凉州在历史

长河中的灿烂辉煌，感受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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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通史·西汉卷》分为九章，围绕西

汉时期武威郡的政区、人口、经济、文化、科

技、军事、交通等问题展开多个层面的探

讨。本书通过对传世史籍以及武威汉简、

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河西出土汉简资料

的深入挖掘，详细考证了秦至汉初的武威

历史、西汉对武威的早期经营、西汉经武威

郡对匈奴与西羌的经营、王莽改革对武威

郡的影响、新莽经营西域中的武威郡等一

系列具体历史问题，从而使得西汉（含新

莽）武威郡的历史系统全面地呈现于世。

武威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及设置郡

县、地域得名皆始于西汉。西汉时期的武

威作为汉武帝开拓的新地，在经历移民屯

田的草创阶段后，逐步完成了构筑边塞、修

建道路、设立驿置、置郡设县等一系列具有

开创性、奠基性的工程，为该地区之后两千

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曾设

置“凉州”“西凉府”等政区，这些政区名称

时至今日仍为武威之别称，同时武威之名

历经两千余年仍在使用，可见西汉武威郡

的设置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西汉时期武威郡的政区范围大致包括

今武威市及兰州市、白银市部分地区，下辖

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擐、媪

围、仓松、宣威十县，其行政区域以黄河为东

界，较之今天的管辖区域更大。武威及其所

属的河西地区，在秦至汉初属于月氏人生活

地区，后匈奴冒顿单于取代月氏在河西霸

权，将之纳入匈奴右部管辖范围。汉武帝

时，霍去病两次进攻河西匈奴，迫使浑邪王

杀休屠王率众降汉，自此河西之地空无匈

奴。西汉起初欲招引乌孙返回河西定居，共

同对抗匈奴，但最终未能成功，便对河西进

行直接统治，开展军队屯田、移民实边、边塞

建设、设置郡县等一系列活动，成功将武威

等河西四郡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西汉开拓和经营河西地区的主要战略

意图是切断匈奴右臂、联通西域诸国。武

威郡地处河西东端，是西汉经营河西、西域

的中继站和桥头堡。与此同时，该郡又北

邻匈奴，南接西羌，西经张掖、酒泉、敦煌可

通西域。在这种地缘格局下，武威郡需要

重点防御北面匈奴的军事力量，但其在西

汉经营河西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有限，主

要起到辅助、支援的作用。

事实上，武威郡在西汉经营匈奴、西

域、西羌三方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

色。具体而言，自长安出发的南、北两条驿

道交会于武威郡，后合为一路向西连接张

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西域诸政权，以至

于汉魏的雍州刺史张既称赞“武威当诸郡

路道喉辖之要”。这种区位优势使得武威

郡得以在姑臧建起区域性大库，用以储存

中央政府调配而来的兵器。姑臧库、姑臧

别库大量的库存兵器不仅能够满足武威郡

当地驻军所需，还可向外供应张掖郡居延、

肩水地区以及敦煌郡、酒泉郡。姑臧的库

存兵器及当地所设置的修缮兵器场所成为

西汉河西边塞军事防御和向外经略的重要

保障。再者，武威郡在北面设置北部都尉

防御匈奴，而南面又与张掖、酒泉等河西诸

郡构建起防御西羌的南山防线，足见武威

郡在西汉经营匈奴、西羌过程中均发挥着

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西汉时期的武威郡

除了向河西其他地区输送兵器外，还会输

送人力资源。武威郡当道诸县驿置还会为

河西边塞接纳流民、戍卒提供便利，使大量

人口经武威郡进入河西诸郡。此举不仅有

助于充实河西地区的人口，同时还间接促

进了整个河西地区的农业、商业、文教、科

技的发展，而武威郡正是中原文化、科技向

西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当地也凭借这种优

越的区位条件发展自身经济，到东汉初年，

武威郡治所在的姑臧县已经成为“通货羌

胡，市日四合”的富邑。

新莽时期，武威郡曾短暂更名张掖郡，

当地地名、职官多有更名。由于措施失当，

新莽逐步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王莽天

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发兵西域，力图恢

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后因焉耆诈降导

致莽军遇挫。之后新莽政府派遣包括武威

在内的河西四郡精兵组成援军发兵西域，最

终亦未能挽回颓势。新莽丢失西域致使西

北疆域被迫收缩至敦煌郡，进而导致河西四

郡周边局势进一步崩坏。新莽末年，中原各

地掀起反莽浪潮，天水隗嚣趁势起事，自新

莽手中夺取了包括武威在内的河陇九郡控

制权。之后新莽覆灭，更始政权入主长安，

召隗嚣入朝，随之将自身势力扩展至河西地

区。更始政权昙花一现，旋即为赤眉势力所

灭，于是武威等河西五郡结成军政联盟，推

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与此同时，窦融

一党的实权派人物梁统出任武威太守，标志

着武威郡权力实现了和平交接。至光武帝

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武威等河西五郡在

窦融率领下归附东汉。

总的来看，西汉时期的武威郡，在相关

史籍中鲜有记载，成为河西诸郡中存在感

较弱之郡。但武威郡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为西汉的河西经营作出了重要贡

献，并在多个领域显露出蓬勃发展的态

势。可以说西汉对武威地区的开拓、置郡

及发展举措，不仅正式将该地区纳入中原

王朝版图，更为其后世的长远发展奠定了

雄厚的物质、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基础。

（《凉州通史·西汉卷》，郑炳林、司豪强

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 郑炳林 司豪强

武威郡的汉风遗韵

西汉后期，凉州刺史部的治所

并不在武威，而是在河陇之间的天

水陇、冀地区。东汉时期，并未正

式形成以武威为中心的凉州区域

范畴，故对东汉广义凉州历史的研

究和对武威历史的研究有十分大

的区别，而我们的研究重点实际上

是后者。

武威在东汉虽未成为凉州的

中心，但到顺帝时武威太守兼任护

羌校尉进行对羌战事和安置，再到

献帝时武威郡设雍州的新制，使武

威在东汉一百多年里，军事与外交

地位逐渐上升，战略地位迅速凸

显，为魏晋时期成为凉州政治中心

打下了基础。对于东汉武威及凉

州相关社会历史的研究，可分为以

下几部分。

首先是对于两汉时凉州刺史部

中心与治所问题的探讨。结合汉史

与简牍文献研究，大抵可以总结西

汉末至东汉初凉州刺史（牧）治所的

脉络：即武帝元封初置十三部刺史，

凉州为其一，彼时除交趾刺史部外，

其他诸部刺史“无常治所”。到了宣

帝中前期，凉州刺史在部内当已有

治所，但据悬泉汉简所载，其治所曾

在“武威以西”的敦煌，且不固定。

元成之际，根据《悬泉里程简》所载，

凉州刺史治所或许曾置于张掖、武威之间某地，接近张掖属

国。哀平期间，刺史治所当在天水周遭。

其次是对东汉初凉州分治局面的形成与武威因素的分

析。自更始帝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至更始三年（公元 25

年）隗嚣等势力占领与分治凉州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在更

始元年七月隗嚣起兵天水，并联结凉州诸郡势力，于年末迅

速控制了凉州刺史部的全部势力。第二，更始二年初，凉州

刺史部分为以天水郡为中心的河陇诸郡、“自治”程度较高的

河西诸郡，以及卢芳势力染指的安定郡三部分。第三，更始

三年秋冬更始政权败亡，隗嚣归天水而治河陇之间；窦融此

时逐步形成了联盟性质的河西割据势力；卢芳对安定郡的控

制已形成分裂。建武元年后，河西诸郡势力通过窦融主导重

新洗牌，最终将梁统这一重要势力安置于河西东部的武威

郡。武威郡向东连接安定，经高平道直通关中，作为其保境

河西的东部屏障。

再次是对东汉前期七十余年武威治理的内容和模式变化的

研究，即对光、明、章、和四帝的“治世”时代中武威的治理实践进

行探讨。新莽末至建武初，梁统治下的武威作为河陇向河西过

渡的重心区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儒法相济治理模式。建武中

期任延担任武威太守，他大力发挥武威的对外交流、防御能力，

以及文化教育基础。明、章时期对西域与匈奴进入扩展性状态，

尤其是从建武末年到章、和时期，北匈奴屡次请求和亲，主要的

交流途径和互市基地皆在武威郡。同时在窦宪等对北匈奴的大

规模征伐中，武威的军事地位逐渐凸显。

第四是对东汉中晚期武威军事地位的提升与凉州新中心

地位确立。章、和以后，武威成为领导对羌作战、安置东迁诸

羌的重要基地。在黄巾之乱与凉州之叛爆发前后，武威郡与

黄河成为阻止东西羌扩展与联结的屏障。到了献帝中平元年

至建安之初，曹操等主导的东汉朝廷基于“河西四郡以去凉州

治远，隔以河寇”的背景，为强化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分凉州河

西四郡置雍州，治所姑臧，这是对凉州势力的分割处置，实现

了武威首次成为凉州地带的中心。

最后是对于东汉武威郡相关县、城位置的研究。其一，以

往对姑臧古城位置的判定，基本存在武威老城与三骡锁阳城

两大主要观点，通过研究可知，匈奴所筑盖臧城与西汉所建姑

臧县城，皆在锁阳城，姑臧县城中心从旧西城转移至今武威城

内，很有可能已晚至前凉张氏时期。其二，《续汉书·郡国志》

与雷台汉墓所见之武威“左骑千人”极有可能与黄初时凉州左

城为同一城，即后者为前者的简称。其三，汉晋显美县城当在

永昌水源镇北的沙城古城，《悬泉里程简》所载仓松、鸾鸟、姑

臧、显美一线为南北走向，沙城古城正好满足其驿道通行方

向。其四，西汉始建祖厉县城即今靖远县城处，黄河在其西

北，祖厉河自其西南东北流入黄河，符合《水经注》所描述，东

汉时亦在此处；约十六国时期祖厉县城向东南迁至今会宁郭

城驿镇关川河西岸的大羊滩古城，其迁徙原因当为十六国时

期战乱的破坏，及之前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 144年）大规模

地震的长久毁坏，故《水经注》有祖厉新县之载。

（《凉州通史·东汉卷》，魏迎春、陈晶晶著，甘肃教育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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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是一部系统梳

理与深入研究隋至唐前期凉州历史的著作。全

书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墓志、考古发现与图

像资料，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凉州在政治、军

事、民族、社会、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图景，

揭示了其作为丝绸之路咽喉、多民族交融前沿

和中原王朝西北战略支点的独特地位与复杂变

迁。全书分为八章，全面而深入地探讨隋及唐

前期凉州的历史演变。各章既独立成篇，又相

互呼应，共同构成一部系统、扎实的区域通史。

第一章聚焦于凉州的行政区划沿革与军事

职能。隋代继承北周旧制，设凉州总管府，至炀

帝时改州为郡，是为武威郡。入唐后，凉州先后

为总管府、都督府，睿宗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

后更成为河西节度使治所，开启了节度使制度

的先河。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央对地方

治理制度的调整，更凸显了凉州军事地位的日

益增强。书中详细考证了凉州辖县的建置变

迁，展现了唐代在西北构建的严密边防体系。

民族关系与边疆经略是本书的重点之一。

第二章以大量篇幅详尽论述了隋唐两朝对吐谷

浑的经略。隋文帝时期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

至炀帝时发动大规模西征，设立西海、河源等四

郡，一度将吐谷浑故地纳入直接管辖。唐初，吐

谷浑时叛时附，太宗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唐

太宗派遣李靖、侯君集等平定吐谷浑，扶立慕容

顺为可汗，将其纳入藩属体系。

第三章将视角转向唐与吐蕃在河西的长期角

逐。凉州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经历了从高宗武则

天时期的拉锯战到玄宗时期的激烈冲突，直至“安

史之乱”后河陇地区渐次陷入吐蕃统治的历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本书增添了鲜活的实

物证据。第四章专章介绍了武威地区出土的吐

谷浑王族墓群，特别是慕容智墓的重大发现。

通过对墓志铭文、精美丝织品、壁画、器物等的

分析，不仅复原了吐谷浑王族归唐后的世系、封

爵、婚姻与文化面貌，也深刻揭示了其葬俗中所

体现的鲜卑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粟特人在凉州的活动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

活跃景象的缩影。第五章深入探讨了凉州粟特

诸姓的郡望书写、他们在唐代河陇政局中作为

“番兵番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安史之乱”前

后其政治动向的复杂性。

家族史研究是洞察地域社会结构的窗口。

第六章以隋唐时期的武威段氏家族为个案，细

致剖析了该家族在不同时期墓志与姓纂中的历

史书写。段氏家族“望称武威，族源鲜卑”的表

述，正是北朝隋唐时期众多家族在民族融合背

景下构建郡望、重塑身份的典型例证。家族成

员“以官为家”的迁徙流转，也反映了当时精英

阶层的生活轨迹与国家职官体系的互动。

宗教与文化的发展是凉州历史魅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第七章系统辑考了唐代凉州的

佛寺祠庙，阐述了凉州在佛教传播史上的枢纽

地位。同时，对天梯山石窟在隋唐时期的续建

与艺术成就进行了介绍，展现了佛教艺术的本

土化历程。

第八章通过“唐诗中的凉州”这一主题，深入

探讨并解读其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象。唐代

诗人在以“凉州词”为题的诗歌里，用优美的语言

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边塞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

军旅生活的艰辛与豪迈、胡乐歌舞的美妙动人，

以及异域风情的神秘与迷人。这些诗歌在深层

次上塑造了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想

象。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成为

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而这

一点通过唐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总而言之，《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立足

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与多元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

幅立体、动态的凉州历史画卷。它不仅仅是一个

地方区域的断代史，更是观察隋唐帝国边疆治

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绝佳视角。

（《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吴炯炯、张晓

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 吴炯炯 张 晓

隋及唐前期的凉州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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